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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春
立春的风，轻柔地拂过古老的田野，带着

冬日的余韵，唤醒沉睡的大地。人们身着盛装，
沿着东郊的小道，缓缓前行。迎春，是古老的仪
式，是春天的序章。泥塑的春牛，憨态可掬，静
静地立在村口，仿佛在等待一场盛大的觉醒。
鞭牛的那一刻，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

芳，鞭声清脆，碎土飞扬。那是春天的信号，是
生命的律动。人们欢呼着，跳跃着，将春天的
泥土捧回家，撒在牛栏，撒在田野。他们相信，
这泥土能带来好运，能带来丰收。春联贴上了
门楣，红红火火；年画挂在堂前，吉祥如意。每
一笔每一画，都是对未来的期许，每一字每一
句，都是对生活的热爱。
立春，是岁月的轮回，是希望的起点。在

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迎春的仪式代代相传，岁
岁不息。它让春天有了温度，让生命有了力
量。在这个春天的序章里，我们用仪式迎接春
天，用希望装点生活。迎春，迎出一个充满希
望的新年，迎出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咬 春
立春的风，带着一丝清甜，轻轻吹过田

野，吹过村庄，吹过每一张期待的脸。咬春，是
舌尖上的仪式，是味蕾与春天的约会。春饼薄
如蝉翼，春卷金黄酥脆，它们是春天的使者，
带着泥土的芬芳，带着阳光的温暖，来到人
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摊开春饼，夹上嫩绿
的生菜，蘸上甜面酱，轻轻一卷，一口咬下，那
是春天的味道。

春卷在油锅中翻滚，香气四溢，咬一口，
外酥里嫩，满口留香。还有那脆生生的萝
卜，清脆爽口，咬去春困，咬出春天的精
气神。咬春，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
欲，更是为了在舌尖上感受春天的生机。
每一口春饼，每一根春卷，都承载着对新
岁的祝福，对生活的热爱。在这个春天的
起点，我们用舌尖去触摸春天，用味蕾去

感受希望。
咬春，咬出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年，咬出一

个生机勃勃的春天。它不仅仅是一种习俗，更
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在这
个春天的序章里，我们用舌尖上的美味迎接
春天，用味蕾上的幸福感受生活的美好。咬
春，咬出一个温暖的春天，咬出一个充满希望
的新年。

佩燕子
立春的阳光，洒在古老的小镇上，洒在人

们的笑脸上。佩燕子，是这个季节最灵动的习
俗。巧手的妇人，用彩绸剪出一只只燕子，它
们灵动而俏皮，仿佛随时会振翅高飞。孩子们

欢呼着，争先恐后地将燕子别在衣襟上，别在
发梢间。燕子是春天的使者，它们从南方归
来，带来温暖的消息。

佩燕子，是对春天的迎接，也是对幸福
的祈愿。彩绸燕子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仿
佛是春天的精灵，跳跃在人们的身上。它们
飞过田野，飞过河流，飞过屋顶，将春天的
气息洒向每一个角落。佩燕子，不仅仅是一
种装饰，更是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在这个春
天的序章里，我们用彩绸剪出燕子，用燕子
迎接春天。

它们在我们的身上跳跃，在我们的心中
飞翔，带着我们的希望，带着我们的梦想，
飞向那片充满生机的天空。佩燕子，佩出一
个充满希望的春天，佩出一个充满生机的新
年。它不仅仅是一种习俗，更是一种对生活
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在这个春天的序章
里，我们用佩燕子迎接春天，用希望装点生
活。

立 春(组章)
聂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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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故乡，喊醒春天的永远是鼓荡的风。
农历正月，已经立春。尽管窗上的霜花，还在絮絮叨叨

说着冬天的旧事，但檐头的冰凌却突然短了寸许。祖母说
这是南风送来的第一封口信。果然，墙根下枯黄的草棵里
冒出来一星星青绿，像是谁将褪色的水墨画重新点了睛。

北风哪里肯认输呢。它裹挟着碎雪在村子里横冲直
撞，把门扉、窗户拍打得哗哗作响。柿子树铁褐色的枝桠在
风中狂舞，仿佛千万支蘸饱墨汁的狼毫，在青灰色的天幕
上写着倔强的草书。可仔细去听，那些硬邦邦的枝条深处，
分明有细碎的爆裂声此起彼伏——— 那是树的体液冲破冰
封的血管，在暗处酝酿着暴动。

南风最懂得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它从村南小溪的薄冰
下抽出一缕水汽，在北山石缝里勾出一绺青苔，在村西柳
树林把枝条搓成泛着银光的丝绦。某日午后，祖母晾晒的
穿了一整个冬天的蓝印花棉袍突然鼓成饱满的帆，带着皂
角清香的风掠过篱笆墙，喊醒了沉睡的紫云英。那些绒球
似的花苞次第炸开时，空气里飘满了细碎的紫色风铃。

寒风与暖风的拉锯战往往要持续月余。北风像固执的
老学究，抱着残冬的典籍不肯放手；南风则像灵巧的绣娘，
把五彩绒线一丝一扣绣进冻土。青灰色瓦楞上的积雪午时
化成水滴，在日暮时分重新凝成冰棱，却在次日清晨就被
暖阳截断了锋芒。墙头的忍冬藤褪去锈色，新抽的嫩芽像
婴儿蜷曲的手指，试探着触摸风的温度。

记得去年惊蛰前夜，两种风在旷野上短兵相接。南风
推着积雨云往北涌，北风卷起沙尘向南扑，天地间忽明忽
暗，恍若巨兽抖动着斑斓的鳞甲。直到子夜时分，云层里漏
下几粒星辰，风里裹着湿润的泥土气息——— 那是南风从解
冻的河床上偷来的信物。

最动人的较量发生在那片老梨园。北风掠过时，满树
花苞紧闭如佛手；南风拂过处，雪白的花盏便层层绽放。往
往清晨还是玉树琼枝，晌午就落英满地，到了黄昏又绽出
新蕊。这般反复十余日，直到某片花瓣轻轻落在祖父与老
牛新翻开的犁沟里，我才恍然发觉，北风早已退守到山阴
的残雪中。

我总喜欢在料峭春寒里寻找风的踪迹。看它把祖父给
我做的风筝送上云端，却在松林间留下残雪与老树的私
语；看它推着我叠的小纸船划过溪流，转瞬又在水面写下
潦草的纹路。这些裹挟着草籽与花信的风，多像我心头那
些忽明忽暗的念想——— 有时被现实的寒流逼退，却总在某
个暖熏的晨昏卷土重来。

祖母继续晒她挚爱的蓝印花棉袍，一边用返青的杨柳
枝抽打，一边絮絮地念叨说了好多年的名言：“春风从来不
是单枪匹马来叫阵的。”果然，当青
石板沁出的细密水珠干了又润，当
晾衣绳上的蓝印花袍鼓起又落下，
我知道这是万千朵花儿、亿万粒种
子，借着风的喉咙在呼喊春天。那些
被寒冬掐灭的光，终将以另一种形
式在新春的枝头复活。

喊春的风
刘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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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一过，气温连着上升，尽管风还刮个不停，但明显带着温暖的
气息。
老屋门前的一棵花树，每年都早早地打了花苞，然后像睡着了似

的。就在这几天，花苞开始变大，一颗颗缀在枝丫上。要不了多久，好看
的花儿就会开满枝头。树上嫩芽也隐约可见，有点探头探脑的样子。也
许它们被春风吹醒，准备迎接春天吧。

岸上的一排香椿树，远远望去还是光秃秃的，看不到半片树叶。走
近一看，每段枝头都有一丛嫩芽，毛茸茸的，呈红褐色，就像顶着红鸡
冠。立春后天气一暖和，香椿就忍不住往外拼命冒嫩芽，一冒就是一
丛，如果天气持续暖和，褐红色的嫩芽就变成绿色，一丛丛绿叶就撑开
了春天。在我们那里，春天的第一道菜非香椿莫属，因为它最懂得春天
的心事，总是早早地冒芽。
父亲年过七旬，是种庄稼的老把式，把各种庄稼的习性摸得透透

的，种什么收获什么。冬季种的油菜，因为霜雪的原因，叶子枯黄，看着
憔悴不堪。这时，父亲总要到田间转转，土一解冻，他就上肥，把早已堆
好的农家肥，一把把撒在油菜兜子上。一场春雨后，气温一回升，油菜
立马像打了鸡血，铆足劲儿发芽抽薹，几乎一天一个样。父亲说，别看
冬天里油菜蔫头巴脑的，它时刻在等着春天来呢。

屋后有片竹林，每年春天都会冒出竹笋。但在早春时，几乎看不到
竹笋的影子。母亲说，竹笋在等一场雨，有雨水的滋润，竹笋就长得飞
快。我一度以为，竹笋只在春天发芽。有年冬天，父亲带我挖竹笋，当时
我还非常疑惑，但后来确实挖到了——— 它们早已发芽，只不过把自己藏
得很深，不到春天不钻出地面来。

表弟正在读大三，他说想当兵，当时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
从去年年底开始，他每天跑5000米，天天坚持，一直到现在。春节期间，
别人把时间花在玩游戏、看电影上，表弟却一直锻炼身体，还不忘学习
写作。“招兵不是要到秋季吗，怎么现在就开始准备啊？”朋友问他。他
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我可不能临时抱佛脚，再说吧，锻炼身体
全在于平时的坚持。”我想，表弟秋季当兵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他的
梦想早就发芽了。

春天是发芽的季节，连一棵小草都有着发芽的心事。这个时候，我
也有一颗要发芽的心。

“发芽”的心
赵自力

当北风成强弩之末
农历，以立春
撑高了新年的天空
春天的情愫
在柳烟里氤氲
啁啾的鸟声
染绿了激荡的溪水

我所写的香菜，不是芫荽，不是郭德纲相声里吆喝“香菜来辣青椒”
的香菜，我的“香菜”，是家乡的美食，源自江南的一种腌菜，具体啥样，
让我细细写来。

自小起，每至冬日，外婆就会采购叫作“高杆白”的大白菜，然后把
大白菜在井水里洗净，用刀把大白菜一分为二：青绿的叶子和白嫩的茎
秆，然后用刀切分为2、3厘米左右的一根根细条，再用手细致地揉搓，
挤干水分，之后一层层撒盐一层层洒上五香粉，接着层层码起，最后放
进印有蓝花的罐里，上层洒进些许芝麻、点上少许芝麻油，盖上盖子，
腌制一段时间。

大概是半月左右，揭开盖子，就能嗅到淡淡的清香；外婆用筷子从
罐中夹起少许放进小碟中，你会看到：白色的茎条沾染了麻油，泛着浅
浅的黄色，如浸透了时光的白玉；绿色的叶条，在油光里条条紧裹，那
绿色似翠，一如把玩许久的翡翠水种……

幼小时候，只知道好吃，却全然不懂这腌菜里有外婆的许多辛劳。
那时候，生活困难，家里腌制的咸菜已经是难得的美食了。我是上桌就
独霸，吃得满口流油，一个劲说好吃。外公外婆只在一旁微笑着看我，
回头想起，我才知道每一样我爱的吃食里面，都包涵了他们慈爱的付
出。

外公不喝酒，也不讲究吃食，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是坐在桌首，家
里有点肉食之类，他都是慈祥地看着我们吃。冬日的早晚，他的面前，
似乎只放着一两个小碟，里面应该有一点“香菜”和一点“香干”，等一
家人都吃得差不多了，他才慢慢地夹起一筷，细细地咀嚼……外公本来
就不善言辞，加上有点“磕巴”，更是不多言不多语，永远都坐于一隅微
笑着看着一大家子人。

随着我渐渐地长大，物资也越来越丰富，吃食的品种越来越多，但
是家里的冬日永远都会腌制“香菜”。起初是外婆腌制，慢慢的妈妈和
外婆一起腌制，后期就是妈妈腌制时外婆在旁边指导，依旧是白嫩的茎
秆、翠绿的叶条，依旧是香气扑鼻，依旧是咬一口满口流香。

腌制“香菜”是江南的传统，外公是从年轻时候跟随父母自江南辗
转到江北的，外婆也是跟着她的婆婆学会了腌制“香菜”，然后我的母
亲和姨娘们都继承了。

当然，按照现在的科学理念，少吃和不吃腌制的食品最好，但那是
几代人共同的记忆，是“家的味道”。冬日一到，儿女们永远怀念那腌制
的“香菜”，怀念那一家老小团聚的时光。我记得隔壁的姐姐，每到冬日
就会过来，跟着外婆和母亲一起学着腌制，是因为“美食”，更是因为想
留住“家的味道”。

冬日又至，年关将近，思乡的情绪在漫延，期待回家，期待永远有
“香菜”滋味的陪伴，期待家人的康健，期待岁月的美好。

香 菜
郑 策

散散
文文

人，总是要适时地放松一下自己
的，不为别的，只为让大脑得到解放，
让身体得到休息，特别是到了接近退
休的年龄，这样有意识的放松，这样
有心的自我关照，也许会更多一些。

于我而言，一天中最愉悦最放松
的时光，是走出门去，走向野外，走向
青山绿水。或是相约结伴而行，或是
独自一人信步寻访。走在阳光丽日或
春雨绵绵的路上，我可以看见沉船和
落花，蝶舞和蜂飞，可以听见清风的
私语，白云的歌唱，小鸟的另类情话，
可以触目小草悄悄地从土壤里挤出
来，浅浅的，嫩嫩的，绿绿的，不断丰
富春的色彩，春的韵律，春的篇章。

沐着暖意融融的春阳，我感觉，生
命只要一低垂，一着陆，原本可以这
样自由快乐，这样生机盎然，这样接
地气。一切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从容
的、美好的。我可以像众多在春阳下
闲散行走的人们一样，享受阳光，享
受生活，享受大自然美轮美奂的赐
予。我喜欢春风吹拂下自由呼吸的氛
围，我爱听小草的每一个细胞膨胀分
裂的声响，我遐想着根冠在土壤里与
泥沙碰撞摩擦的动静，我感受着清风
抚过草尖散发的细小声浪。所有细微的情节，所有美妙的
律动，都足以激活我逼仄的想象，丰富我滞涩的灵性。

坐在春花冠盖的凉亭下，捧一本闲书，瞑想的一刻，我
听见春风在奔跑，在诗一般的意念中伴红尘翻飞，它着意
要唤醒去冬的沉静；我听见春雨在欢歌，淅淅沥沥，缠绵多
情，轻快的和声，应时的舞蹈，交织出自然赐予的天籁乐
章；我也听见春水在奔流，那一弯月牙般的河流，闪烁着春
天的色泽，带着与生俱来的温馨，欢快地流向远方，两岸的
杨柳绿了，桃花红了，风景靓了，人心暖了，生活醉了……
由心而生的风筝，在蓝天白云下，在清亮如春的欢笑声中，
有韵有致地高翔。

置身烂漫的春天，在我心里，最惬意的，还是一朵一
朵、一簇一簇、一树一树、一片一片、一坡一坡的花开。这美
妙的花开，你可否听见？是那种柔柔的、暖暖的、细碎的、清
澈的声音，它们开着开着，就笑成了岁月绝妙的回响。它们
笑得那么自在，笑得那么坦然，笑得那么明媚而鲜艳。

春光的使命，总是要点亮一些什么。春光里的树木园
林，换上了新的装束，妙不可言的色彩，以轻歌曼舞的姿
态，一点一点，就沉入了你的内心深处。衣着简朴的园丁，
或起沟，或松土，或修剪，或栽植……我看见他们的脸庞，
有春风拂面的欣慰，我听见来自劳动工具发出的声音，阳
光般，质朴而动人。

在这个飘落与生长注定要并存的季节，我走在路上，
走在时间的沟回里，走在岁月的进程里，就算有树叶飘零，
雨水飘洒，也无半点感伤可言。相反，在飘零和飘洒之间，
总有一种意蕴弥漫于胸，教人激奋，教人动容。我能感受
的，是春天推陈出新的魅力；我能了然于胸的，是“好雨知
时节，当春乃发生”的人间情景。

忽地，飘飘扬扬就下起了星星小雨，细小的雨点打在
潭水里，滴在青草间，溅在河面上，沾在花丛中，将流淌的
春意渲染得酣畅淋漓。这是人间芳菲四月天啊，一切，都是
那么活泛，一切，都是那么迷人。这样
的时候，沐着细细的清爽的春雨，在
纵横交织、美轮美奂的春天的声音里
发一回呆，可以抛开的，是世事的繁
芜，纷乱的思绪；可以融入的，是明媚
欲滴、触手可及的大好春光。

在
春
天
的
声
音
里
发
呆

程
应
峰

江淮的腊月比往年结霜迟、结霜少。年三
十守岁时，檐角灯笼的红光里竟有飞蛾扑闪，
这般稀罕事惊动了院里纳鞋底的老太太：“开
春的虫儿倒来贺岁哩。”话音未落，竹椅上的
老伯已指着墙根新发的绿苔笑开了，指间的
烟灰掉落一地。

往年这时节，天空总要飘几场絮雪。我总
记得雪粒子打在老青瓦上的沙沙声，记得雪
被下冬小麦拱起的一缕缕浅浅的、似有若无
的丘，记得檐溜结的冰锥子长长的短短的闪
着晶亮。今年却不同，腊梅刚谢了金盏，野樱
便急急绽出粉白，倒像是春神提前拆了锦囊，
把细碎花信撒了满山。

年刚过，转眼就要立春了。这几日起了薄
雾，趁晴好，一早骑车去了黄陂湖。芦苇荡浮
在乳色里，恍若宣纸上晕染的淡墨。忽听得远
处传来断续的雁鸣，抬头寻时，早见两行雁阵
剪开云幕，翅尖掠过湖边的信号塔。老辈人说
大雁过境要看时辰，这北归的先锋队倒是比
去年早了整七日。

湖堤上的柳条儿最解风情。前几日还蜷
着褐芽的枝条，今晨竟抽出半寸鹅黄。顽童们
举着新糊的纸鸢奔跑，那细柳便在风里学着
纸鸢的舞姿，袅袅地摆。护湖员老张巡堤时总
要驻足：“柳眼儿睁得这样早，怕是要和岸边
的油菜抢春光。”果然，堤下向阳坡的油菜已
现出星星点点的金蕊。

倒是田埂边的荠菜有些不知所措。往年
要等化雪才冒头的野菜，此刻在暖阳下舒展
得放肆，倒叫挎篮挖菜的主妇们犯了难：“这
荠菜开春便老，得赶着这几日摘嫩头。”说话
间，一只菜粉蝶落在竹篮沿上，翅上鳞粉映着
日头，像撒了金箔。

正午时分的晒谷场最是热闹。脱了棉袄

的老人们靠着草垛晒太阳，细数着立春三候：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陟负冰。”可池塘里
早不见冰碴子，只有几尾红鲤在藻影间游弋，
倒应了那句“五九河开”的农谚。穿堂风捎来
灶间蒸米糕的甜香，混着晒暖的稻草味，酿成
独特的春酎。

邻家阿婆在院里翻晒霉干菜，竹匾里的
芥菜疙瘩铺成褐色的云。她望着墙头探进来
的野杏枝叹气：“花信风乱了套，这杏树正月
里怕是要开两遭。”话音未落，几只麻雀啄食
着晾晒的腊肠，倒像是来印证这错乱的节
令——— 往昔该在雪地里刨食的雀儿，如今在
暖阳下也从容许多。

暮色初临时，西天燃起橘红的霞。放风筝

的孩子被唤回家吃饭，遗落的纸鸢挂在电线
上飘摇，竟成了最早报春的幡旗。晚风掠过新
耕的稻田，翻起潮湿的土腥气，恍惚让人听见
地脉深处汩汩的萌动。

明天才立春，村头彳亍，忽见玉兰树上爆
出毛茸茸的花苞。这常在阳历三月才初绽的
娇客，此刻裹着银灰绒袍立在枝头，像矜持的
大家闺秀错赴了春宴。而墙角那株老梅偏不
服气，将谢未谢的残瓣间，又挣出几粒新蕊，
要与早开的桃李争个朝夕。

天擦黑时落了场细雨。雨脚轻得仿佛怕
惊醒什么，只在青石板上洇出些深色斑点。但
我知道地气终究是动了，那些蛰伏的、等待
的、积蓄的，都要在这
暖得异常的春光里，酿
出别样的生机。明朝推
窗，或许就能撞见一树
急不可耐的野樱，把整
个春天，哗啦啦地开成
一片云霞。

立 春 说
巢志斌

檐角冰锥悄然滴落第一滴水珠
时，我总疑心是春神在叩门。立春二
字落在唇齿间，仿佛含着一枚青橄
榄，初尝微涩，回味却泛起甘甜。案
头《月令七十二候》的纸页被风掀
动，泛黄的宣纸上“东风解冻”四个
字，竟在晨光里洇出了新绿。
二十四节气的流转始于立春。

周天子素服乘鸾路，率三公九卿迎
春于东郊的仪式，早已化作青铜器
上的饕餮纹。但《礼记·月令》里
记载的“出土牛以示农耕”的旧
俗，仍在江南水乡的春社戏里若隐
若现。太史令观测日影的玉衡仪，
终究没能留住两千年前的星光，倒
是杜甫笔下"春日春盘细生菜"的香
气，穿透层层光阴，仍在立春的清
晨袅袅升起。

唐人总爱在立春日簪幡胜。长
安城里的贵妇用金银箔剪成燕子、
蝴蝶，发间簪着流动的春光。白居
易在忠州任上写“盘蔬饼饵逐时
新”，案头摆的何尝不是对洛阳风
物的念想。最惊艳当属李商隐那句

“嫩割周颙韭，肥烹鲍照葵”，翡
翠般的春韭沾着晨露，恍若看见诗
人披着青衫立在细雨里，衣袖盈满
早春的清气。

汴梁城里的春风总来得更早
些。苏轼被贬黄州那年立春，犹自写
下"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
欢"。竹笋咬破冻土的脆响，应和着
汴河解冻的冰裂声。辛弃疾笔下的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
幡”，倒像是给南宋偏安的临安城，
系上了一条茜素红的丝绦。最喜范
成大那句“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
柳”，仿佛看见春神提着朱砂匣子，
在天地间挥毫作画。

岭南的立春是蘸着梅子酱的。
红白梅花开得泼辣，连瓦当缝里都
能迸出几簇新绿。农人扶着木犁翻
开油亮的黑土，蛰伏的蚯蚓被惊醒，
在暖融融的泥土里舒展身躯。北国
仍披着残雪，可向阳的坡地已浮起
蒙蒙绿雾，仔细看去原是荠菜顶着
碎玉般的薄冰，悄悄探出锯齿状的
嫩叶。

孩子们举着竹竿敲打屋檐的冰
溜子，叮咚声里满是雀跃。妇人把青
韭、春笋、豆芽细细切作丝，裹进薄
如蝉翼的荷叶饼。咬破面皮的瞬间，
春意便顺着齿尖流淌。老人们说立
春该"咬春"，原来是要把整个春天的
生气都含在口中细细咀嚼。

暮色初临时，城隍庙前的石狮
子被夕阳镀成金红。卖饴糖的老汉
敲着铜锣走过长街，当当声惊起柳
梢头的麻雀。我忽然想起《东京梦华
录》里记载的“春幡春胜，各相献
遗”，那些随风飘转的彩绸，莫不是
古人寄给春天的信笺？此刻护城河
的冰层下，分明有锦鲤在轻轻摆尾，
搅动一池渐暖的春水。

立春终究是个温柔的悖论。气
象台的数据说此后四十五日气温仍
在零度线徘徊，可谁在乎呢？卖花
担上的水仙换了风信子，百货商店
的冬装悄然退到角落，连流浪猫的
叫声都变得绵软。我们固执地相
信：当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寅位
时，东海某
处的巨鲲
正化而为
鸟，其翼若
垂天之云，
将驮着整
个春天浩
荡而来。

立 春 帖
谢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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